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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12 月 25 日，时任中央军委副

主席刘华清、张震代表中央军委撰文《追

忆粟裕同志》，高度评价了粟裕大将的光

辉一生，其中有这样一段：“粟裕同志调任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后任第一政委期间，

协助叶剑英同志为发展我国军事科学，艰

苦地进行理论探索。他在战争年代曾六次

负伤，头颅中弹片一直未取出，又患过重

病，但他不辞劳苦，以残病之躯，多次深入

边海防要地调查研究，探索现代条件下人

民战争的特点和指导规律，向中央军委提

供了不少重要报告和建议，留下了许多有

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军军事

科学战线的开拓者之一。”

坚决捍卫毛泽东军事思想

1958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叶剑英元帅出任首任

院长兼政委，我国军事科研事业由此开始

启动。同年 10 月，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

受到错误批判的粟裕大将，离开总参谋长

岗位，来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他和

另一位副院长宋时轮上将（1957 年 11 月

到职）积极协助叶帅，为创立和建设军事

科学院做了大量工作。1972 年 10 月，粟

裕就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

记，与新院长宋时轮搭档，直到 1980 年夏

退居二线。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鼓

吹毛泽东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

句”，并妄言今后战争的全部问题，毛主席

已经都解决了，只要“照办就行了”，把在

军事学术研究上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

指导的原则歪曲成只能照搬照套，严重地

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军事学

术思想的发展。对此，粟裕不以为然，他认

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大军事家孙

子就说过‘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真正把军

事学术思想活跃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

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不断了解和研究敌

我双方情况，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

努力探索符合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

战指导规律，为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防，把

我军建设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贡

献。”
1965 年初，宋时轮代表院常委作关

于军事学术思想整风总结，严肃批评了靠

抄书主要是抄毛泽东著作搞研究的作法，

认为那“不是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
宋时轮说，在“条令中引用主席著作中的

精辟语言是应该的……但如果不顾实际

情况，生搬硬套，照抄照引……即使摘引

的都是很好的话，对其中的任何一段、任
何一句都找不出错误，可是却犯了教条主

义的错误。”会后，粟裕表示：“时轮说出了

大家的心里话，我也有同感！”在林彪大搞

“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的当时，他们这样

鲜明地反对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倾向，非常难能可贵。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人心。在

此前后，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错误倾向，这

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78 年 3 月 15 日军事科学院隆重集

会，庆祝建院 20 周年。中共中央主席华国

锋、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分别为

军事科学院题词。华国锋的题词是：“高举

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开展军事科学研

究，为建设现代化国防而奋斗。”叶剑英的

题词是：“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奋斗！”邓小平的题

词是：“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

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从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到“继承毛泽东军事

思想”，三人捍卫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态

度同样坚定，但邓小平捍卫毛泽东军事思

想的语言最直接。
对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继承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

争”的观点，曾为总前委委员的粟裕衷心

赞同。
1979 年 1 月 19 日，粟裕在军事学院

讲课时，掷地有声地指出：

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人民打了几十

年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军事思

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长期革命战争中千

百万革命军民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经

过几十年革命战争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

的真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

贵财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加

强我军建设和研究我军战略战术的指针。
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但是，这

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需要发

展了，更不意味着只能去照搬照套，甚至

断章取义、肢解歪曲。毛泽东军事思想是

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体系。我们讲研究战争

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根本上

说，就是要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按照毛泽东

同志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

粟裕大将与军事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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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作战问题。简言

之，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的具体情

况，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及其指导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

合今天客观情况，但是必须结合实际灵活

运用，有的原则，已经不适合今后战争实

际的，应当敢于突破，至于限于历史条件，

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

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

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我们这样

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

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

这个正确原则。这里有一个敢不敢讲真话

的问题。

领导学术研究“亲自下水”

粟裕把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
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称作

“科研之本”，常抓不懈。他经常强调，“坚

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一切研究

工作的立足点”，“研究人员的革命干劲要

发挥在这里，基本功要练在这里。”他强

调，搞学术研究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资

料，包括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军史、战史

研究更要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完全尊

重历史事实；在深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从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在他直接领

导的科研项目中，他总是带领大家从深入

实际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入手开展工作。
他反对研究工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次会议上，宋

时轮批评了 3 种不良现象：“一、不是从大

量的资料研究中找出规律，而是从本本出

发，照抄照搬；二、不是从调查研究着手，

在熟悉历史资料、现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

概念、理论，而是先有框框、概念，然后去

找材料证明；三、在资料不够或资料没有

很好钻研的情况下，凭‘想当然’轻易地下

结论。”他严肃指出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

义的研究态度”，必须加以纠正。粟裕表示

完全赞同，并语重心长地寄语科研人员：

搞军事理论研究，“不要光是马恩列斯怎

么说、毛主席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说！”
他主张研究干部尽量减少行政兼职，保证

5／6 的科研时间。他还要求政治工作要

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军事科学院编

写和出版的《史料选编》、《战役学》等多项

重大成果，他都参与了领导工作。
粟裕不但是军事科学战线上的优秀

领导人，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现代军事科学

的探索者。他和宋时轮一贯主张：领导学

术研究必须“亲自下水”，深入实际。“只动

口不动手，对于领导学术研究是行不通

的！因为我们不是什么都懂，同样要学习，

要调查，要跟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只有参

加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才能取得领导权，

保证研究工作不走或少走弯路。”
粟裕身经百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

役，在人民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刘伯

承元帅赞扬他“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

秀的将领之一”，陈毅元帅欣赏他说：“粟

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

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但是，粟裕从不

自夸，更不停步于过去，他挂在嘴边的是：

“对现代战争来说，我也是个小学生，和大

家一样，要努力学习！”他常常告诫科研人

员：“军事科学院是研究打仗的，我们搞出

来的学术成品如果有错误，部队拿了去用

就要多流血、多死人！”他和宋时轮要求大

家以对军队建设和战争胜利负责的高度

政治责任感来搞科学研究。他们把不善调

查、懒于动脑、抓住一星半点资料就下结

论的做法，斥之为“伪科学”，指出“伪科学

得不出反映事物本质的结论”，“拿出去要

害人的”。他们对学术成品质量十分重视，

并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对重大的学术成

品，他们都亲自组织审查，有些重要部分

还要动笔修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今

天，军事科学院院史研究者一致认为：宋

时轮、粟裕等人为打造学院的学术品牌奠

定了基础。
粟裕身体力行自己提倡的“亲自下

水”，经常外出调查，到过许多边防、海防

和战略要地，进行战场勘察，深入部队了

解情况，并且注重对外国现代作战经验和

外军动向的研究，这就为他探索现代军事

科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军事科学院的

20 多年里，他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以及

现代战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许多创造性

的富有成果的研究，写出不少具有重大价

值的报告、建议、学术文章和战争回忆录

等。报告、建议内容涉及到战略指导方针、
国家战备、部队的部署和设防、武器装备

的发展、军队体制编制以及部队训练等多

方面的问题，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当时，

科学院广大干部都十分钦佩他：“粟裕同

志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一名最有成果的

研究员！”
古稀之年，粟裕不顾病魔缠身，仍致

力于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在他逝世前几

年，见诸于报刊的回忆录和战争经验总结

性文章，就有《南昌起义前后片断》《激流

归大海》《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浙

南三年游击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豫

东之战》和《鲁南大捷》等。这些文章，大多

是他忍着病痛折磨以极大的毅力时断时

续写成的。这些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和军事遗产。

对待学术问题不搞下级服从上级

同驾驭战争一样，与政治丑类作斗

争，也需要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识卓见远

的才智。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年代，粟

裕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不为其势所迫，

二不为其利所诱。他坚定、巧妙地与林彪、
“四人帮”作斗争，和院其他领导一起，较

好地稳定了军事科学院的局面。1974 年

春，“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

指向一大批老干部，粟裕和宋时轮等领导

同志一起，沉着应付，保持了军事科学院

的稳定。1975 年夏，叶剑英、邓小平主持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粟裕和宋时轮认真传

达贯彻会议精神，并将“四人帮”的问题采

取不同方式向有关领导干部打了招呼，使

大家有了进一步的警觉。他多次指示《军

事学术》杂志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不

要“跟风走”、“赶浪头”，并先后明确指示

《军事学术》杂志不要批判“以三项指示为

纲”，不要刊登王洪文搞所谓第二武装的

经验，不要采用鼓吹取消常备军的稿件。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些同志由于

公开表示不满而受到追查。每当遇到这种

情况，粟裕都不惧风险，亲自布置应付措

施，想方设法保护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逾古稀的粟裕

革命精神愈益焕发，他和宋时轮等领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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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科学院新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培训了大

批研究干部，完成了数百个科研项目，并

部署进行了科研改革，为新时期的国防建

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动辄抛出

“冲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反毛泽东

思想”、“唯武器论”等一类帽子和棍子，到

处压人打人，使我军在军事学术思想上受

到很大禁锢，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民主空

气。影响所及，有的把学术问题同政治思

想问题混淆起来，有的在学术问题上搞下

级服从上级，有的看到一些新观点不研究

其是否有道理即斥之为“胡说八道”，有的

认为“没有打过仗的就没有发言权”，凡此

种种，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后，我军面临着加速国防现

代化建设的重大考验。其中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要在军事领域里完整准确地学习

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拨乱反正，研究

在新的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发展我军的战

略战术。同样，粟裕也在考虑如何冲破

“左”的束缚问题。1979 年 1 月 19 日，他为

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作了题为《对未来

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

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全面论述了发展

战略战术的前提和必要性，提出了未来反

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指导原则，对运动

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运用

以及许多重大作战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观点和具体设想。他的讲话发表后，在

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战备、训练和

军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

讲话中，他还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解放

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战

争。”为了做到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战争，

他重视考察部队的实际需要，鼓励年轻人

投身到军事科研战线上来：“在学术问题

上不能搞下级服从上级，也不能认为没有

打过仗的人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一些

年轻的军事干部，只要经过一定的工作实

践和锻炼，只要肯于学习和钻研，同样能

够提出可行的新见解来，老一辈的同志切

不可小视了他们。
“贤者虚怀与竹同。”粟裕自己是一代

名将，但他始终平易近人。他曾经坦诚地

说：“论军衔我曾经是大将，论学术我可能

是小兵！”他领导作风民主，群众观念很

强，总以普通一兵自谦，不摆一点架子。在

领导学术研究工作中，他说过一句名言：

“向上级学习不易，向下级学习更不易！”
要求领导干部不耻下问，在同各方面的接

触中，把自己的思路展宽。他在工作中每

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就主动请教业务部

门。每次听取下级汇报时，对不成熟的意

见从不责备，而是以商量的口吻与大家共

同探讨，启发同志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

密切注视军事科学的新发展

为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粟裕曾经

吐露肺腑之言：

我们这些老兵，尽管对未来战争还懂

得不多，但是打了几十年仗，对一般的战

争常识还是丰富的。例如，用步枪、机关

枪、手榴弹、炸药包已不能对付敌人坦克

集群的冲击，而必须有足够的反坦克火炮

和导弹；又如要在平原地区同敌人打大规

模的运动战，必须解决局部制空权问题，

这些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在一

个时期内这些问题却成了人们不敢讲或

者不敢公开讲的问题。这怎么能谈到活跃

军事学术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呢？

为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充分

发扬民主，我们要推广和发扬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民主作风，这

是我们党的历来的好作风，也是我军的好

传统。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才能广开

言路。只有大力提倡学术争鸣，才能明辨

是非。否则，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军

事学术思想活跃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

话。为了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我们还要做

很多工作，要创造各种条件，其中包括破

除不合理的保密制度，等等。”回忆往事，

许多他领导过的科研人员都说：“粟大将

是深谙军事科研之道！”
纵观粟裕一生，“半世生涯戎马间，征

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

啸若琴弹。”他从战火硝烟中起来，因此非

常注意研究战争。在《忆爸爸对我的培养

教育》中，他的儿子粟戎生中将有过生动

的回忆：

他十分关心打坦克问题。一次，他看
到一张有几个战士拿着各种爆破器材围
着打一辆坦克的画，就说：“这个打法不
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
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
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
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要吃亏的。他多
次向我详细询问部队装备的各种反坦克
武器的性能，训练时敌坦克和我军反坦克
武器的数量对比，打坦克的战术手段，实
兵演习暴露出来的不足等问题。他对我讲
了两句话：“打坦克一是要有好的武器装
备；二是要讲究战术技术。”他注意接受新
事物，研究新问题。即使对我，凡是他不了
解的东西，也总是让我讲解。一些重要问
题，他让我从实战和部队训练的角度提出
看法，有的他还结合自己的思考，向中央
军委作了汇报。这本身对我也是个教育。

在军事科学院建院 20 周年时，军事

科学院已经形成了“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

经验”。在粟裕主持的庆祝大会上，宋时轮

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学术研究

工作的主要经验”：“要搞好军事科学研究

工作，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

针，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军事思

想；坚持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现实斗

争服务的方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群众路线，充

分发扬学术民主；加强党的领导，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保证军事科学研究任务的完

成。”无庸置疑，这些“学术研究工作的主

要经验”，有着粟裕的智慧结晶。
粟裕逝世后，杨尚昆撰文《学习粟裕

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又提到

了他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的贡献：

在他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和军

事科学院副院长及第一政委、军委常委期

间，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了坚持和发展

的正确态度。他重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

历史经验，又密切注视世界各国军事科学

的新发展；注视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

上的应用和影响，又从我国国情和军情出

发，对军队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
场建设等方面，对解决现代战争中我军面

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

探索和研究。

将 帅 传 奇
JIANG SHUAI CHUAN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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